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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嬷 洗 脚为 嬷 洗 脚

□盖素云 赵秦鲂

在我们七姐妹的快乐图鉴里，总
有一个忙碌又帅气的身影，那就是我
们的专属摄影师吕天顺。从春到冬，
从佳节到日常，是他用镜头记录，让每
一份欢笑都有迹可循，每一个瞬间都
成为永恒。

春天的花海是我们故事的开篇，
桃花、樱花、牡丹花开得正艳时，天顺
便成了最用心的“捕光者”。他时而踮
脚寻找最佳视角，让花瓣的露珠与我
们眼角的笑意同框；时而弯腰贴近地
面，用花丛作前景，定格我们与繁花相
映的温柔模样。姐妹们或轻嗅花香、
或抬手比心、或并肩浅笑，那些喜笑颜
开的瞬间、与花比美的俏皮姿势，都被
他精准捕捉。在他的镜头下，人与花
相映成趣，每一帧都像精心绘制的油
画，藏着春日里最动人的欢喜。

夏日荷塘边，他顶着烈日穿梭在
绿荫与碧水间，额角的汗珠浸湿了衣
衫，却依旧耐心地指导我们调整姿态。

“再靠近一点荷叶，侧脸更好看”“笑自
然些，风来了抓拍最灵动”，他的轻声

叮嘱让我们毫无顾虑地尽情舒展。无
论是倚栏望荷的优雅，还是戏水打闹
的活泼，都在快门声中被永久珍藏，成
为夏日里最清凉的回忆。

秋日的丰收田埂、层林尽染的山
野，是他镜头下的天然画卷。他跟着
我们穿梭在金黄的稻田里，弯腰捕捉
稻穗与裙摆的摇曳；登上山坡寻找最
佳视角，将漫山红叶与我们的欢歌笑
语一同收入镜头。姐妹们捧着果实的
满足、漫步林间的惬意，都被他化作了
最温暖的画面，让丰收的喜悦与秋日
的静美相得益彰。

冬日雪花飞舞时，他冒着严寒记
录下我们的雀跃。雪地中，我们堆雪
人、打雪仗，冻得鼻尖通红却依旧笑得
开怀。他时而蹲在雪地里，抓拍雪花
落在发间的瞬间；时而站在高处，定格
我们追逐嬉戏的身影。那些裹着棉衣
的憨态、雪中奔跑的活力，都在他的镜
头里变得格外动人，让寒冷的冬日也
盛满了温暖。

除了四季美景，每一个重要的节
日也都离不开天顺的身影。元宵节团
聚观灯、妇女节的温馨聚餐、劳动节的

郊外踏青、建党节的红色之旅、国庆节
的爱国合影、元旦佳节的团圆时刻，他
始终是最忙碌也最靠谱的存在。姐妹
们轻盈地摆出各种姿势：亭亭玉立时
尽显优雅，俏皮浅笑时活力四溢，并肩
相拥时情意暖暖。婀娜身姿与周遭景
致相互映衬，快门声此起彼伏，他用耐
心与细心，让我们在镜头前尽情释放
真我，将每一份开心快乐都定格成珍
贵的回忆。

姐妹们的快乐，藏在每一段抖音
视频里，更藏在天顺的辛苦付出中。
为了一个好作品，他不辞辛劳地找角
度、调参数、修视频，从拍摄到剪辑全
程用心，只为给我们呈现最完美的画
面。他高超的拍摄技术，让我们看到
了自己最美的样子；他的耐心细致，让
每一次拍摄都充满安全感；他的默默
坚守，让我们的团队活动更添温暖。

感谢天顺，用镜头为我们记录下
这一路的欢笑与美好，让那些稍纵即
逝的瞬间变成了永恒的珍贵回忆。唯
愿时光停驻，我们继续相伴同行，而他
的镜头，永远能捕捉到世间最动人的
温暖与欢喜。

镜头里的七姐妹时光

□王奕翰（新康实验学校五2班）

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没有被
看到、被重视，而感到自己没用？那么，且听
我讲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枚小硬币，面值只有一元，甚
至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一直在主人的钱
包里“苟延残喘”。主人是个收银员，钱包里
住的都是百元大钞。由于小硬币的面值实在
太小了，它一直没被找出去。钱包里有个“恶
霸”，面值五百元，仗着自己面值大，又见小硬
币面值小、好欺负，便天天带着收编的小弟们
欺负它。但就算这样，小硬币心里还是有个
梦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无论如何，被找出去
也好，被花掉也罢，就算遍体鳞伤，它也愿意。

机会来了！
一天，一个大人领着孩子来买东西。他

们买了个 99 元的东西，付了 100 元。正好，
收银员需要将一元钱找回去。小硬币看到
了，激动得欣喜若狂，一蹦三尺高。主人的手
伸向了小硬币，小硬币闭上双眼，等待着被拿
起。突然，一个黑影从小硬币头上划过——
主人拿了一块糖，递给了小孩。原来，这是收
银员和顾客的约定，一颗糖就当一元钱。

小硬币哭了出来，看着梦想在眼前破碎，
再想想那些被欺负的往事，它再也忍不住了，
纵身一跃，跳出了主人的钱包，离开了这个伤
心之地。

它在街上滚着，发出一点可怜的反光，企
图能有人把它捡起，可是，换来的只有冷眼：
路人们都懒得为它弯腰，所有人都觉得为它
浪费时间不值。一些不懂事的小孩，还试图
把它踢进下水道。它边哭边躲边滚，一直滚
呀滚……

深夜，下班的主人经过游戏机厅，被里面
闪烁的光和热闹的声响吸引住了。主人走进
去，想玩一台游戏机，可机器却告诉他：需要
投币才能玩。主人打开钱包，那张五百元大
钞立刻跳了出来，其他的百元钞也簇拥着，可
它们都是纸币啊。

主人失望地摇了摇头。正当他准备走出
游戏厅时，小硬币滚到了他脚下，一头撞在他
的鞋尖，停了下来。主人看见了，弯腰捡起了
这枚躺在地上的小硬币，在纸币们羡慕的目
光中，把它投进了游戏机。随后，主人开开心
心地玩了起来。小硬币隔着玻璃，看着因为
游戏胜利而兴奋欢呼的主人，也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忽然，小硬币觉得身后十分热闹，便
转过身来——上百个硬币正在狂欢，唱歌的，
跳舞的，热烈欢迎这位新成员的加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看起
来普通，就认为自己没用。其实在这个世界
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用处。只要存在，就是
维持世界秩序的一分子。如果有任何一个本
该存在的东西没有出现，人类乃至世界的历
史都可能被改写。本质上，任何人做任何事，
都可能极其重要，就像那句“天生我材必有
用”，每个人都是世界的根本，没有这些根本，
世界就“崩”了。比如，一滴水也可以去滋润
大树，一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也可以长成大
树为人们遮阳，一只小蚯蚓也能让土地更加
松软。

所以，人缺的往往不是用武之地，而是等
待机会的耐心。

一枚硬币□杨永敏

我双手捧着盛满温热清水的洗脚
盆，声音里浸着难掩的哽咽，对窝在姐
姐怀里的母亲轻声唤道：“嬷，您躺好
别动，儿子给您洗洗脚。”（“嬷”是我们
河津老家对母亲最亲昵的称呼）。

此刻的母亲，早已被病魔啃噬得
只剩一副嶙峋瘦骨，她抬眼望着我和
姐姐，枯瘦的手指微微动了动，虚弱地
点了点头。我小心翼翼地托起母亲那
双病后愈发瘦小的小脚，轻轻放进水
盆里，指尖抚过她脚背干瘪的皮肤，那
上面还留着岁月刻下的细碎纹路。我
搓得轻柔，洗得仔细，生怕稍一用力，
便会碰疼了她。仰头看时，母亲那张
刻满我半生记忆的脸庞——那张伴我
走过50年风雨的脸，正漾着一抹浅浅
的笑，眼里盛着满足，眉间缀着幸福。
那一刻，我强忍的泪意再也绷不住，如
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姐姐双手紧
紧扶着母亲，咬着牙冲我低喝：“不许
哭，别让咱嬷看见难受！”她嘴上劝着
我，可话音未落，两行清泪已顺着她的
脸颊滚落，砸在衣襟上，洇出一小片深
色的痕。

17岁那年，母亲嫁给了父亲。17
岁的豆蔻年华，本该是簪花描眉、笑靥
轻扬的年纪，她却一头扎进了柴米油
盐的琐碎里。为了撑起这个家，拉扯
大我们几个孩子，她天不亮就起床，生
火做饭，洒扫庭院，踮着一双小脚，在
屋里屋外忙得脚不沾地。可生活的重
压，非但没有压垮她，反而淬炼出她坚
韧不拔、豁达乐观的性子。岁月在她
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却也赠予她淳
朴善良的底色，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一辈子都守着乡下的老屋。
我到市区工作后，曾多次接她来住，可
在农村生活惯了的她，每次住不了几
天，就念叨着要回老家。她说，城里的
房子太闷，不如老家的院子敞亮；城里
的邻居太生分，不如老家的乡亲热络。
我深知，老家的柴门小巷、锅碗瓢盆、
左邻右舍，才是她心之所系的根，是她
魂牵梦萦的归宿。孝顺孝顺，顺着老
人的心，才是真正的孝。我拗不过她，

只能由着她的心意，送她回去。
陪母亲从医院回来那天，正是腊

月二十六。一路上，母亲都沉默着，望
着车窗外飞逝的风景，眼神里藏着我
读不懂的情绪。

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叫进房里，语
气平静得让人心慌：“三娃，妈想回老
家过年。”这句话，像一块巨石，狠狠砸
在我的心上，让我险些瘫坐在地。母
亲是冥冥之中预感到了什么吗？我强
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劝道：“嬷，医生
都说了，就是胃不好，养养就好了；您
别多想，在这儿好好过年，等过了正月
十五，儿子再送您回去。”母亲见我这
般坚持，便没再说话，转身从包袱里掏
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平时给
我的零花钱，我在这儿吃喝不愁，也没
处花。城里花销大，你留着自己用
吧。”我“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
泪水汹涌而出：“嬷，这是儿子孝敬您
的，您拿着！”母亲颤巍巍地扶起我，用
粗糙的手掌替我擦去眼泪，掌心的温
度烫得我心口发疼，她叹了口气：“傻
孩子，妈知道你的心。那这钱，妈就先
替你存着。”见母亲松了口，我悬着的
心才稍稍放下。为了驱散这屋子里的
伤感，我转身去卫生间，端来一盆热
水，柔声说：“嬷，让儿子给您洗个脚
吧。”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母亲洗
脚。母亲的脚，是被旧社会的陋习缠
过的小脚，变形而瘦小，藏着半生的风
霜。我替她脱去鞋袜，将那双饱经沧
桑的脚轻轻放进水里，指尖细细地揉，
慢慢地搓，足足洗了十多分钟。温热
的水漫过她的脚背，也漫过我心底最
柔软的角落。当我抬起头时，望见母
亲的脸上，漾开了一抹灿若暖阳的笑
意，那笑容，温暖得让我永生难忘。

我最后一次为母亲洗脚，是在她
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傍晚，夕阳的
余晖透过窗棂，洒在母亲苍白的脸上。
她突然睁开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拉
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说：“三娃，再给
嬷洗一次脚吧，让妈干干净净地走。”
我含着泪，在姐姐的搀扶下，再次为母
亲端来热水，细细地为她洗脚、擦脚。
指尖抚过她冰凉的皮肤，我多想时间
能慢一点，再慢一点。当我用毛巾轻
轻擦干母亲脚上的水珠时，她靠在姐
姐的怀里，脸上带着满足幸福的笑容，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封棺那天，我特意将那个为母亲
洗过脚的塑料盆，轻轻放在了她的脚
头边。我想，这个陪着母亲走过最后
时光的盆，能替我继续陪着干干净净
了一辈子的母亲。我总相信，倘若母
亲在那边想洗脚了，定会托梦给我。


